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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松你真是个王八蛋

天昏沉沉，感觉像电影里世界末日那样。大街上来来往往的除了人还是人，但转眼又为自己的想法感到奇怪。

随之手机铃声响起因为是自己熟悉的再加上它在我裤子里挣扎了一会我很容易的确定那是我的电话。

但当我看到屏幕上那个号码我后悔了我怒骂了句催命的还是不得已接了起来。那人是我上司，这人长的倒也清秀近五十的人看起来跟三十一样因为他的工作涉及到我们采购科的经济问题所以几个人背地里取了个外号催命的，不过事实证明了他确实人如其名每个月总会扣些毛主席在他那。我有时甚至怀疑他是不是老总亲戚扣的钱又不会到你兜里你那么起劲干啥毛主席被扣是再所难免了拼命的赶到公司被催命的好好的教育了一番然后又开始面对那些堆的跟喜玛拉雅山脉一样的文件。

我工作的公司一般规模这么多文件有时我都想过走的那天一定要好好的加倍尝还它们。办工桌上的电话突然将我从幻想中拉回我忙接起电话出于工作我礼节性的问候了一翻，是我。听着有些耳熟。你是？我疑惑的问。

“解语馨”顿时我陷入了回忆想起了在学生时我们那种朦胧但却距离的感觉。也不知为什么我脱口而出你现在在哪？她迟疑了片刻，说，在你家门口。“你等我我马上回来。”我放下手头的工作飞也似的赶了回去平时半小时的路程估计只用了十分钟。远远的我就看到了那个留着长发的她穿着一件看起来很保暖的大衣手上提着白色小包。看到我她似乎笑了但我能感觉到很不自然。我刚准备开门但却被她阻止了，走走吧。已经是十二月份了再加上今天的天气我心中不免有些担心但却不知道在担心什么。

两个人沉默的走了一段路我知道以我两个人的脾气恐怕绕地球一周都还是一样，那个…我是说过的还好吧？解语馨点了点头说，还好。恩好就好对了你现在住哪？怎么突然想到我了。她显然有些跟不上来对于我这么神奇的一句话两个问题。

上海……我后天就要结婚了。我突然感觉到尴尬似乎在偷情一样。我傻笑，不错啊这么快就让上帝见证了。什么？你们上海那边结婚不去教堂不是现在都喜欢欧式的。她笑了笑有些苦涩你还是那样没变什么都不在乎。我笑了，反驳，谁说的钱也就很在乎，忘了告诉你我很爱国什么东西都是国产货。

她也笑了很开心似乎变了一个人。接着我们天南地北的聊着从撒哈拉大沙漠说到了北极熊。她要回去了不过不是我送她而是她用她的车送我回家。到了。我去开车门但是却怎么也开不掉。我锁了。我嘿嘿的笑了怎么想绑架我。

解语罄看了看我然后从她的包里拿出了一份请帖下车吧。我接过帖子也没注意只是随手一看顿时如晴天霹雳般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下车的一切都开始茫然家里的钥匙本应该轻车熟路但却开了十几次负手关了门倚在门口许久。

黑暗中我突然感到胸口一阵压抑，终于还是止不住哭了虽然早在六年前我就断了那份心但却不知道它已根生地固。

铃声突然响起我擦掉了泪水稍平静了下便接起了电话那头是语罄的声音“对不起我骗了你。”“说什么呢这有什么好道歉。”“你哭了？”“我愕然但还是笑着说“你姐结婚我哭什么？。”“哦对了结婚那天有上班我可能去不了礼物我会托人送去。”“是吗？”随即一阵沉默。

“林松你真是个王八蛋。”电话断了。

我们之间已经不再是谁是谁的谁的

我却不觉间感到鼻子酸了。

第二天上班，催命的又将我无故早退的事训了顿然后意味深长的与我说起了他那套大道理总之我永远也是左耳进右耳出的主。

“我说小林昨天是不是跟女朋友约会去了？”问我话的是公司元老级人物叫陈爱国老总都要给他面子何况我这小员工，我呵呵的陪笑，就算他骂我我也还是要笑脸对他，他语重心长的说了他以前啥啥的。不过要不是他说我还真看不出他也会有女孩跟他谈恋爱。但一想到他的名字我也明白几分好歹这么爱国也应该的但是爱国跟谈恋爱真的有关联？陈爱国电话响后便匆匆有走了。我舒了口气心里将打电话给他的人真是从心底里的感谢。

下午的时候刚准备工作就接到了孙威的电话，以前中学时的好友。“你＊＊小子现在在干吗？这么久不联系我我以为你去火葬场了？”他还是那张不变的少爷嘴脸。

他从小就生活在RMB的世界里他老爸是一大公司老总老妈是政府要员。以他的话说典型的官商勾结不发财也难。“明天晚上我们聚聚庆祝我考到驾照，就这么说了我还要通知那根棍子。说完电话就挂了。我一阵郁闷聚会竟然不告诉我地点而且找了这么个理由真服他了。

我本想打电话问但突然看到了解雨欢的请帖。

胸口不禁又隐隐作痛起来。“猪头在想什么”“爱我吗？”“有多爱？”……她总是有问不完我问题我如果我说不知道她就会指我脑袋笑着说我是猪头。“崩”茶杯破碎的声音将我拉回了现实，看着地上四分五裂的碎玻璃我突然发现原来一直我都活在那个破碎的世界里。

她的婚礼我没去，我的理由是上班但是我知道她一定不信但这有什么关系。

我们之间已经不再是谁是谁的谁的。

女人算什么，老子有钱每天换一个也行

后来我被孙威带到了一家KTV那晚来的没别人只我跟他两个。

孙威只是不住的喝闷酒直到三瓶过后才有些颤抖的说，今天是解雨欢的婚礼晚上十点举行。我一惊但还是平静的说，那又怎么样？孙威咳嗽了几声随之一拳打在了我脸上火辣辣的。我确实闷了孙威颤抖的说，林松你妈的真窝囊我打了你为什么不还手，你还是不是男人。“你醉了”我小心的去扶他却又被迎面一拳。但却被我躲过了。

他似乎不甘心又是准备出手这次我没躲重重的被打翻在地。这拳很重甚至让我有些晕眩。“够了没？”我怒吼了声孙威也被振了下也许是被震清醒了些。他滩倒在沙发上抽噎着说，有个女人我爱了她八年但是她是我兄弟的女人，如今确是我大哥的女人。林松你不窝囊是我他妈的最窝囊。

“你刚才说什么？你大哥？”我突然想起自己只在意她却忘了新郎是谁。”我突然大笑笑着笑着只感觉眼眶已经湿润了。

那夜我跟孙威醉了。

醒来时却发现自己躺在医院我缓缓起身可是却感觉自己全身无力我想了半天可是怎么也想不起来到底发生了什么？我想到了孙威，却发现那家伙就在旁边的病床上睡的正欢。

病房的门突然开了进来一个穿白衣服的女孩。不是很漂亮的那种，但却是能让人感觉到温顺，见我醒了微微一笑说，你们的酒量真的不怎么样。奇Qīsuu.сom书原来是醉死了。他怎么样了？我指了指孙威。

她还是微笑着说，跟你一样。好了你们没事就好我还要回去上班昨晚还是让姐妹代班的。

说完她就要走“等等”我忙把自己身上找了便却只找到几个硬币。尴尬……女孩似乎了解似的就写了个号码给我说，我叫苗微。她总是那么微笑着，她走了。

门关上的那刹那，孙威醒了。我骂道，你刚才一直在装睡？孙威却并没有还口一脸沉静，许久才说，那女的不叫苗微而叫孙微。“什么”“没什么，也就是我那老爸外面养的女人的孩子。

我惊讶孙威讲的那么轻松似乎根本就不是自己家里的事一样。许久他才骂了句“女人算什么，老子有钱每天换一个也行。”我本以为自己是最伤的人却不知道孙威伤的比我更深。

真正的兄弟间永远不存在伤害

生活依然要继续，解雨欢的婚礼也好孙威的家事也好似乎都只是插曲。

下班后我依旧走在回家的路上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群心情也好了很多，也不知是为什么。后来我遇到了孙微她正跟几个女孩在逛街，也许以前我也曾遇到过她只是不认识罢了。她见到我似乎很吃惊。她的姐妹也跟她嘻笑后先离开了，我们找了一个小餐厅坐了下来。她还是微笑着。我本想叫她孙微的但是却没能说出口必竟有些事不是人力所能解决的。

我还了那天的住院费，但她却只收了一半我也没问为什么但心中却知道。“你在那家酒吧工作很久了？”她点了点，“三年了”“可是你必竟那么年轻为什么不去读书？”她沉默了，“曾经想过但舍不得那些姐家妹或者说我懒惰也好。”

她跟孙威完全生活在两个世界里一个是明的一个是暗的。她的微笑让我想起了达芬奇的蒙那丽莎或许她跟她就是同类人。

晚上的时候孙威又要聚聚，这回由我来通知棍子，我说。那头传来了哈哈的大笑声。原来棍子早就在他那了。这回是去一间叫零点的酒吧。三个人在包厢里唱起了那些我们当年自编的歌。虽然不能入耳却让我们回忆到了过去，那些不再复返的青春。累了，醉了。却还是不停的聊着。棍子去了家小公司当了会计，我们都笑他，女人堆里的男人。他不以为然说我们不懂享受。

棍子一直没女朋友，曾怀疑过他性无能。但他一直否认。直到酒后他才说出自己有遗传疾病不能生孩子。孙威大骂他不够兄弟这么重大的事不跟他说。他笑了笑的无奈。说，这病根治不了长期吃药的钱恐怕都能买个儿子了。我们都知道棍子从不开玩笑。孙威说，放心我想想办法。棍子点了点头却没说话。

孙威跌跌撞撞要开车送我们回去我笑了，说送我们去火葬？他也笑了三个人就那样钩搭着跌跌撞撞的走着那天夜很深了。棍子开玩笑说，要是被劫色了怎么办？孙威也清醒了许多笑骂，我给她们钱。我痴笑他是倒帖。一路上竟这样回到了家。分别时也许是酒精的作用孙威说了很多话但至今仍让我铭记的却只有一句，真正的兄弟间永远不存在伤害。没错他深爱着雨欢但他从来不是那种会伤害人的事哪怕自己遍体鳞伤。

孙威回家后就剩棍子和我两个人，如果孙威是冲动型的话棍子应该是理智的。见时间还早棍子建议去吃宵夜，我们来到路边的宵夜摊上每人要了碗饺子。

刚准备吃时就见一个漂亮的女孩坐在了棍子对面。棍子虽然吃惊却并不理她女孩就这样的坐着，我突然发现自己竟有电灯泡的感觉。“这么晚了怎么还出来？家里人不管？棍子终于是开口说话了。“我饿了”女孩有些调皮。我说那在叫一碗。“我要吃他的”女孩指着棍子在吃的饺子。

后来我找借口离开了。再后来我知道那女孩叫玲玲是棍子同事，因为棍子帮过她所以对棍子几乎是死缠烂打。

回到家后已经是一点多了，却无一点睡意。望着空荡荡的房间我突然竟有想家的冲动。于是就拿起了电话拨打那个自己熟悉却不常用的号码。直到按下最后个数字我最终放下了电话。

这是我们倔强的代价

深更半夜打电话不是给他们老两口折磨？我决定回家看看，于是向公司里请了三天假。催命的本是不同意的但也许是被我赤诚的孝心感动了还同意我多请几天。

家离我工作的地方也就半天车乘。当天下午我就到家了。

他们都老了许多虽然离开只是几百天时间。父亲还是喜欢抽烟边抽边咳嗽我劝说过许多次他却总笑着说没事，没事。而母亲也总是要唠叨几句。

吃饭间，母亲问我怎么没带雨欢回来？我说，她前两天结婚了我还送了彩理。他们都停了下来父亲又点上了一只烟。母亲担心的看了看我。我笑着说，结婚是好事。你们难不成也想抱孙子了。

母亲笑了笑说，越早越好。晚上时因为我的突然回来所以只能睡自己以前的那张小床。大床已被拆散开仍在储藏间。“小松妈一直以为你跟雨欢是一对到底出什么事了？”我淡笑，“当初你不是很反对的？”“那时你还小…”“对了前天收到一包裹是给你的”说着就匆匆去自己房间去了。

那是个快递，我猜了半天是谁却怎么也想不到。直到打开，瞬间数不清的千纸鹤从里面漏了出来掉满了一地。母亲要去检却被我制止了。母亲担心的离开了房间。那个包裹是解雨欢送的ｗωｗ奇Qisuu書com网，日期是前天，也就是她结婚那天。

这些鹤纸中清楚的记录着我跟她的每一天。我在其中找到了一张纸条上面只写了八个字：林松你是王八蛋。没错是我提出分手的，分手那天她什么也没说头也不回的走了。这一走竟有六年了。而现在却仿佛就在昨天。我看着那纸条感觉熟悉，我想到了解语罄那日骂我的。“王八蛋是么！”我突然失声痛哭，因为我竟成了那个电视剧里负心的人而她却依然爱着这个人即使他负心也不曾变过。她喜欢看电视剧特别是言情的，那天她突然骂我是王八蛋我愣了直到被逼着看了那电视剧后才明白。原来男主角与女主角分手后，男主角说如果你还爱我就狠狠的骂我吧。当时我还感觉这男人是不是犯贱？想不到那个犯贱的男人却成了自己。那一夜我就睡在地上，睡在了那些千纸鹤中，梦见了她成了我的妻子，但梦醒了依旧什么都没变。她也许正在别的男人怀里了。

我提早了一天回住处。母亲只是让我多注意身体其他也就没再多说。回去乘车的徒中遇到了收票员跟一个中年妇女大吵了起来，中国人都喜欢看热闹这句话一点都没错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他们身上连司机都时不时的转头看看。看了半天也总算明了竟是为了几块车钱。结束了车里也就静了偶尔会听到那两人低声的咒骂声。女人的功夫都在嘴皮但一但动武恐怕就要拼个你死我活了。这也是女人的一大特点。

回到住处已经是傍晚了。有个熟悉却陌生的身影在我家门口站着。我感到吃惊，因为这个女人我已经六年没见了。“等我很久了？”“恩”“有事吗”“恩”“进去坐坐吧”“恩”我拿出了钥匙但是却开了很久的门，但我知道那不是锁坏了，而是我的心坏了。突然我感觉背后一阵温暖，她抱住了我：“只要一会，只是一会。”熟息但却陌生。曾几何时我曾抱着她对她说会爱到天荒地老，海枯石烂。但是天未荒，天未老，海未枯，石未烂。我们却已散。“雨欢我们是不是回不去了？”

我感到了她身体的颤抖。“这是我们倔强的代价。我们以后不会再见面了，即使见到也是陌生人。”她说的。她走了，跟当初分手时一样。我惨笑。我本以为我还会哭，但是却没有。像往常一样我依然回到家中打开灯，打开电视，打开了所有能开的东西。直到邻居跑来敲门影响他孩子睡觉我才发现我还是个人，还是个活着的。

我大笑自己是个疯子，笑自己的无能。累了，睡了。

第二天我被孙威的电话吵醒他怒气冲冲的吼着要杀了棍子。我问为什么。他说，他今天看到棍子跟一个很漂亮的女人有在一起还手挽手。我笑着说为这事你就要杀他？孙威骂道，骗兄弟者杀无赦。随后问我有没空陪他去兴师问罪。我想想也好出去散下心，催命那已请过假安全。

下午孙威开着他那辆奔驰跑车来到我家，因为棍子说要迟点到所以让孙威去我家等。不过让我好奇的是为什么棍子那小子也会迟到。后来也在应玲玲的话中知道他是在为他家亲爱的做工作任务。

我曾问棍子为什么会这么快动摇？他笑着说，我告诉她我没生育能力。你知道她怎么回答？我摇了摇头。

棍子叹了口气说，她说爱的是我不是为了孩子才追我。孙威很吃惊的看着他们那一对说了句很神奇的话，现实版的美女于野兽。顿时遭到了棍子的狂扁。不过说真的他们看起来确实不怎么班配。

却忽然想到了缘份这两个字，也就感觉很合适了。

从那后棍子几乎跟应玲玲形影不离一般只要问其一便知道另个人在哪。没有孩子是一个不完整的家庭。

我想应玲玲以后会后悔，但我没跟棍子说我知道这事并不是现在就能解觉的。送他们回家后我问孙威棍子的事怎么样了？他摇了摇头说没进展。我叹了口气。

孙威笑着说，怎么你也春心荡漾了？我笑道，你孙少爷的春心没荡我怎么荡？孙威大笑。快到我家门口的时候我还是经不住问了句雨欢还好吗？

孙威沉默了一会说，她跟我大哥出去住了，我爸在郊区买了一幢别墅给他们。我苦笑，有钱人就是牛，买幢别墅跟玩一样。孙威盯着我看了会，看的我全身发毛，忽然冒出一句到了。我这才回过神，原来已经到家了。我刚准备开车门下车，孙威让我等等，然后一脸真诚的说，主啊！明天就让美女把我们砸死吧。如果当时手上拿着锤子肯定当场挂了他假期过的就是快，三天时间似乎只是眨眼间。回到办公室面对的又是一大堆的单子。心里嘀咕着真想一把火全烧了。

为了生存谁都没错

有些或许真的是命中注定的，从来不会一个人去KTV的我像着了魔一样。看着那些妖艳的女人边被人碰边还要陪笑，我竟然会感觉到呕心。

但突然想到，为了生存谁都没错。呆了一个小时左右还是忍不住想出去。在结帐的时候我碰到了孙微她正坚难的扶着一个中年男人从里面出来。看到我似乎有些惊讶但还是没能打上招呼。因为那男人吐了。

看着他们上了辆出租车我心里突然感觉到一阵悲凉。生存的代价真的很大，更何况她只是个女孩一个才十＊＊岁的孩子。这时我的手机响了，我看了下是孙微的。

我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接了起来。“你身上带钱了吗？”“有点你要多少，”“一千吧，医生说他要动个小手术。”“我一惊，问在什么医院……我匆匆的赶到了那家医院。

等我到时那男人已被推入手术室。她一脸着急的坐在门口。“怎么样？然后匆匆取出身上的两千交给她。她犹豫了一下还是接过钱匆匆去交费了。看着她离开我突然心中感到莫名的悲伤。一会儿她就回来了，担心的看着手术室里的灯光。

我最终还是忍不住问，“他是？”她诧异的看了我一眼低下头说，“他是个好人。”然后就是沉默，医生出来了，推着那男人的护士也出来了。“怎么样医生？”孙微焦急道。“病人胃很虚，先住着调养一段时间。”说完就离开了。护士随即将那男人推向了一间病房。

我与孙微尾随。

看着她担心的眼神我知道这觉不是一个好人所能解释的。安顿好病人我说，你去休息会这我看着。

她看了看表点了点头但却并没要睡的样子。“你一定奇怪我跟这人的关系吧。”她抬头看着我我看到了那个本不该出现在她这个年龄的眼神，一种让人很伤的感觉。

我没有说话，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我母亲是个＊＊。”她说的是那样平淡。我本以为她会哭但是却没有。“这有什么关系为了生存谁都没错。”

她摇了摇头说，“但她却生下了我。”她的声音有些激动。我下意识的握住了她的手。她先是一惊，看了我一眼说，“我没事。”过了一会她笑着对我说，“你是不是喜欢我？”我淡笑。

她突然吻了我很沉浸，她的吻很生涩。我不知道是不是该回应她。她却突然推开了我然后跑了出去，我听到了她的抽泣声，我没去安慰因为她的心里有一种伤谁都治不了。

我不知道是不是该把这事告诉孙威，犹豫了很久最终还是拨通了棍子的号码。“喂，林松？什么事吗？”我刚接通电话那边就传来“老公快点我们出去吃东西。。。”我尴尬的笑呵呵道：“想不到你棍子王子有预约了。”那边传来了棍子的笑骂声。“要不一起去吃？”“电灯泡我可不想当。”

电话断了，我看了看时间“已经十点了。

兄妹

孙微出去也有段时间了不知道为什么我竟有些担心。

看着这个病床上睡的很沉的男人，我最终决定还是去找找。刚来到门口，门却突然开了只见孙微手里提着三个袋子。“你要回去了吗？”她看我在门口问道。“没，只是奇怪你怎么还没回来。”“担心我？”孙微微笑道。

我尴尬的一笑。她提了提手里的袋子道：“吃完夜宵再走吧。”我点了点头接过其中一个袋子。“你吃两袋？”我调笑道。她摇了摇头将其中的一个袋子放到了桌子上说“给秦叔的。”“你叔叔？”她看了看那男子，摇头道：“或许救命恩人更贴切些。。或许。。”她没再说下去而是打开了袋子。

“原来是混沌。”我打破沉静道。我突然想到了孙威那小子也喜欢吃这东西不禁脱口而出“兄妹毕竟是。。。”但看到孙微我马上住了口。她只是默默的低下了头。我尴尬的吃起了混沌。“这个你能帮我还给孙家吗？”孙微递了一张存折过来。我疑惑的接过一看只见上面的数字吓了我一跳足足八十万之巨。

“我想除了孙家不会有谁了。”孙微漠然道。我犹豫了一会还是接了过来道：“试试吧，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应该是孙威拿来的。”孙微没答话于是又是一阵沉默“为什么相信我？”我问道。她摇了摇头道：“不知道。”“既然孙家给你这八十万恐怕也有其中的原因，留着不是更好？”我不甘心的问道。她看了我一眼，那种眼神一种让人很伤的眼神。“你想知道我的过去吗？”“过去？”

原来她在出生的时候母亲就死了。后来被人领养但是不久那个家庭就破碎了她成了孤儿。“那年我才七岁，为了吃的我偷过，甚至有时候还会被人打的半死。。。”后来她在一个工地上遇见了秦叔。她本以为自己真的可以安定的生活了。但是天真她被人骗去送白粉她被抓了，秦叔的妻子为保护她入了狱。。。她诉说着她过去的每件事。我再次看到了那空洞般的眼神，那个本不应该出现在她这个年龄的眼神，但是我知道这不是于生具来的而是被这该死的生活所残忍的汇聚起来的。

那一夜她靠在我肩上睡了，而我却如何也睡不着，我怕惊醒她。直到她睡的很沉我才小心的将她抱到了一旁的病床上，帮她盖上了毯子。她依然微笑着。(奇*书*网^.^整*理*提*供)看着这个微笑背后的女孩我突然感到鼻子一酸，我忙起身而在身上的存折也掉了出来。我看了下写在一旁的密码竟是孙威的生日。不禁笑道：“还真是她。”出了医院本想打电话给孙威却如何也按不下去也不知道接通了该说些什么。。。

从那以后，几乎跟孙微见面成了家常便饭。我笑着跟她说：“就差住一起了。”她也只是笑笑。后来我还是将那笔钱还给了孙微，她没说什么只是随手将它放进了包里。然后才告诉我只是想测试下我是不是贪财之人。但是我知道她对我一点防范都没有，因为她的眼神已经出卖了她。

后来她约我去我家附近的一家茶馆见面，然后平静的对我说；“她将那笔钱按原地址寄了回去。”我点了点头笑道：“或许这世界上也只有你这样的傻瓜会不要RMB了。”她低着头淡淡道：“如果我用了那笔钱恐怕我母亲也不会瞑目了。”又是上一辈的情债，我叹了口气。这时手机铃声突然响了起来。孙微接起了电话。我转向窗口时无意间看到了那辆熟悉的奔驰车。孙威怒气冲冲的从车上下来直接向茶馆走来。

孙威找到了我们在我的旁边坐了下来。我感觉到气氛的不对忙道：“这离我家很近不如先到我家坐坐说着便将孙威往外拉。两人算配合。

开了门我找借口来到了走廊上。房间里传来了说话声紧跟着是争吵声。我本想进去看看免得出现突发情况，但仔细想想还是算了。毕竟有些事不是人力所能急的。

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拿出了烟。那包烟本是交际上用的。我取出了一根叼在嘴里点了起来。我想到了解雨欢“臭死了，再抽我就不理你了。”。。。。。。呵，我苦笑，想不到当初烟隐如此重的我竟然会为了她一句话戒了。烟气一阵阵的冲向了自己。我边咳唆边抽着。

这时房间门开了，孙威从里面走了出来看到我，吃惊道：“你哭什么？”我这时才发现自己的眼眶模糊着。我尴尬的笑道：“被烟熏的。”“你不是戒烟很久了？”“突然想抽而已。”“别勉强自己。”孙威茫然道。

“对了怎么样了，”我看了看门口问。“她所承受的恐怕我们一辈子都不明白，虽然她身上流着孙家的血但我感觉她很陌生。慢慢来吧，毕竟她是我妹妹。”孙威第一次如此认真的说着。我看着认真的孙威不觉笑道：“认真起来很像帅哥。”孙威没好气的看了我一眼。“兽受伤都会舔拭伤口，何况活生生的人。”我回道。孙威笑了笑从口袋中将那张存折取了出来：“这个交给你解决了，我回去好好睡一觉。“看着孙威远去。

我笑了。

秦叔死了

我推门而入却见孙微正坐在沙发上发呆。看着她消瘦的身影。我的心不觉间感到一阵酸痛，我努力平息它。“怎么样了？”孙微回过了神见是我，猛然间竟大哭起来，我不知所措，但不觉间却抱紧了她，她扑在我身上哭着似乎在发泄着自己所承受的一切，眼泪如决堤般涌出很快我身上便感到了一丝丝的凉意。

不知是出于同情还是什么，我竟然脱口对她说，“让我照顾你吧。”我明显的感觉到了她身体的颤抖。许久她才低声问道：“是真心的吗？”我突然竟无从回答了。她离开了默默的如同一阵轻风般。

走时我依然看到了她微笑的对我说谢谢。我想去拦住她但是我却找不到什么理由。突然一阵轻风将门重重的关了起来。

我想起了她的微笑，想起了她的眼泪，想起了她的过去。理由？已经不再重要，我飞快的冲了出去。远远的我看到了她萧瘦的背影，弱弱的似乎一阵风都能将她吹的四分五裂。我抱住了她。她的身体一阵阵的颤抖着。

我听到了她抽泣的声音每一下都如同利刃般刺在了我身体上。“跟我回去。”“你会后悔的。”“如果现在让你离开，我会更后悔。”一阵沉默后。“好我跟你回去。”我笑了，抱起了她。她有些尴尬却还是笑了，不是微笑而是幸福的笑，我感觉的到。

虽然时间有些迟了但路上还是有行人，她挣扎着想下来。却被我死死的抱着。一不小心重重的摔到了地上，不过庆幸的是她摔到了我身上。暧昧让两人尴尬的看着对方。奇Qīsuu.сom书突然手机铃声打破了尴尬，孙微接起了电话，脸色一阵苍白。“怎么了？”许久她才道：“秦叔死了。”

微ILOVEYOU

等我跟孙微匆匆赶到殡仪馆时我们看到了很残忍的一幕。孙微颤声问一个警察。得到的答案竟是他是自杀的。

警察很专业的说着但我知道她一句都听不进。秦叔的死，死的突然，或者说对于我来说他出现的也突然。但我明白在孙微心中他并不是过客或者说他也算的上是她的亲人。拿着他的骨灰我跟着她来到了她的住处。一所很低矮的房子里，由于对面不远处是高层区这里的光线很差。“你去外面等吧。这里…”“我堵住了她的嘴唇“让我陪你吧。”她犹豫了一下点了点头。当我想看看她房间时，她却很激动的说“脏不准我去。”无奈。我看着她生气了便只能放弃。我安排孙微睡我房间而我则睡客厅。她本不同意却见我执意也便接受了。而孙威那笔钱我也还给了他。当我告诉他孙微跟我一起时他却显的很平静。我想他是在考虑怎么让这个妹妹减少她心中的痛吧。

和孙微一起的日子很平淡却也不乏味，她总是给人一种安稳的感觉。“那个人？”我们跟往常一样吃完饭就出来逛逛。却见一群人正围着一个人打。直到孙微指着那个人时我才发现竟是孙威。我忙让孙微报警便冲了过去。直到警察来时我跟孙威都挂了彩。本来准备去医院的，却被孙威阻止了。因为离我家近便去了。孙微去拿药时我奇怪问“怎么好好的成了别人的靶子？”孙威笑道“泡妞不小心泡了别人的玛子。”我一阵郁闷。孙威哈哈大笑但却又恶狠狠道“那群人一会我就去叫些人废了他们。”这时孙微也走了出来。看到孙微，气氛竟又尴尬了。我也顾不得身上的伤忙道“现在她可是林家的人。”孙威斜了我一眼道，“早知道了所以最近活动没叫你。来妹妹帮我屁股上涂点药，刚被那群狗咬的。”“去你的。”我一脚踢了上去。一阵惨叫声响起。送走孙威已经是半夜了。“你哥其实是个好人，虽然看起来跋扈的很却终究是个有感情的人。”孙微小心的涂着药道，“恩我知道。”“还恨孙家吗？”一阵沉默忽然伤口一阵疼痛。却见孙微在那咬了一个深深的牙齿印。“疼的啊。怎么乱咬人。”孙微调皮的一笑道“咬的就是你。”我要咬回来我作势向她扑去将她紧紧的抱入了怀中。

“过年去我家吧。”我感到他柔弱的身体一阵颤抖。“怎么不愿意？”“不是。我还要去读书。”“过年读什么？过几天我去学车，然后我们买辆便宜的一起开车回去。”我憧憬着美好的未来但却不知道我竟将她带如了无底的深渊。

再见到解语罄已是元旦。她全身包裹的跟个雪人似的出现在我家门口。她进了屋一句话也没说便来到了客厅的沙发上。“有什么事吗？”不知为什么我感觉竟如此陌生。她愣了一会说，“你找女朋友了？”我点点头。她看着我好一会才回过神道“我要你们分手。”我一惊却笑道“语罄你什么时候也开始开玩笑了。”但我知道她的表情很认真。“我是认真的。”我再也没笑出来对于语罄我不知道为什么总有种若即若离的感觉。沉默代替了所有的语言。许久她站了起来看着外面下起的小雪道，“林松还记得你跟我说你要办一家大公司然后开着跑车跟妻子和孩子们一起去游玩……”“那些都是小时候的理想罢了”我打断了她的话。“我可以帮你。”我愣愣的看着她许久“有些东西很现实的，你姐难道不是吗？”“她后悔了”我垂下了头不争气的泪水竟会因刚才的那四个字而夺目而出。“我们都太倔强而已。不过这样也好不用跟我过打工仔的日子。”“那你的理想呢？”“有种东西叫认命你知道吗？”她看了我一会便走了，“我喜欢你。”这是她最后对我说的。解语罄走了。

门却突然开了。我抬头一看竟是孙微，便起身去抱她。她愣了会，奇怪道“怎么了”“没事只是突然很想你。”她笑了笑的很开心然后吻了我一下便匆匆拿着菜去厨房了。吃饭的时候我问孙微想不想过阔太太的生活。她想了想点点头说，“是人都会想的”。“那我给不了你，你是不是就不嫁我了？”“谁说我要嫁你？”“你说的”……熟悉的玩笑却让我心被掏空的感觉。

半夜时我被手机铃声惊醒，见是孙威的号码刚要脱口大骂。那边却传来棍子出车祸了。等我赶到医院时。竟看到棍子正躺在病床上跟着孙威在玩牌见我进来孙威忙喊“快缺一，缺一刚好。”见棍子没事也安心许多。后来才知道不是别人把棍子撞了而是棍子把别人撞了他只不过腿部擦伤。当我正奇怪那个形影不离哪去了却被孙威使劲的撞了两下。棍子哈哈笑道，“分手都快一周了你消息真不灵通。那晚棍子赢了很多钱，但是我知道钱填补不了他的伤口。为了让棍子安心养伤孙威竟替他交了半年的住院费。棍子也没拒绝，出了医院已是黎明了。看着街上希希拉拉的几个竟会感觉心情舒畅很多。“棍子从不喝醉，想不到昨天他整整吐了一脸盆的污浊。”我笑道“有我当年风范。”

孙威揉了揉太阳穴道，“你跟她怎么样了？”“还好要不生个孩子给你玩？”我打趣道。孙威笑着说别忘了要叫我哥。我这才想起这辈份问题大叹不公。“好好对她吧。我真不希望她再受苦。”孙威是认真的我知道平时他放荡但是在兄弟间他总会扮演长辈的角色。“对了，棍子他们为什么分手？”“棍子没说，我想应该是那病的原因。”“你的医生了？”“棍子是天生型的缺零件，除了人工受精没有别的办法。”“那为什么？”“谁知道。”孙威伸了个懒腰摸了下肚子“我去买早餐，你吃点什么？”“我要去上班，下班再来，早餐我路上买点就好。”

我打开手机准备看时间却发现竟没电了。换了电板刚打开竟塞满了未接电话N个，全是孙微的。我忙打回去，却听那头焦急道，“干什么一夜电话不接，我都差点报警了，本来想去找你又不知道你们在哪……”说着说着她的声音竟哽咽了。我忙叫了辆车对着电话说我马上回来。我从没有像今天这么急的赶回家中看着带着黑眼圈的孙微我知道这个女人已不知不觉中成了我生命的一部份我紧紧的抱着她伏在她耳边说着对不起。许久我感觉到她微微的呼息，兴许真的是累了这丫头竟在我怀里睡着了。

看着她我突然想到第一次见面时，一切真的是命中注定吗？我亲吻了她对着睡梦中的她说“微ILOVEYOU”这是我第一次说爱她。虽然她听不到但是我知道她心里明白我们现在谁也离不开谁。

谁都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有种东西叫逝去

本以为我再也不可能见到解雨欢了，但是那天我还是见到了她。那天天气很冷，她楞楞的看着我平静道：“找个地方坐坐吧。”然后我们去了一家熟悉的餐馆找了一个包间坐了下来。看着这个包间我感到有些熟悉许久才想起这里我跟她以前来过只是改了样子而已。她似乎没发现“转眼又快一年了。”她边玩着水杯边说着。我点点头算是回应。然后我们谁都没有开口。我知道我跟她之间不仅仅是一张结婚证的隔膜更多的是陌生的隔阂。许久她才道：“语罄她喜欢你，我希望你们别重复我们的故事了。”这是她走时最后跟我说的话。

我没回答她，她似乎也知道些什么但看来是不想知道答案。

因为我自己知道如今的我对谁都给不了承诺。

解雨欢开着一辆宝马车走了，我想这东西恐怕是我一辈子都给不了她的。我忽然想起了解语罄对我说的话。看着她远去的身影。原来我们还是那么倔强即使自己遍体鳞伤也要在对方面前装的很坚强。服务员过来问我需要什么菜吗？我这才想起我没吃饭，但是却一点胃口都没有。“炒黄瓜，再来盘红烧扣肉。”“就这么多吗？刚才那位小姐不需要吗？”我笑道：“不了就我一位。”

看着两盘熟悉的菜我却没有动筷而是向服务员要了两碗饭将其中一碗放到了对面。然后起身去付了帐临走时吩咐服务员十五分钟后再收拾，在服务员诧异中我走出了餐馆。谁都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有种东西叫逝去。

“我要吃炒黄瓜。”“吃快点，要迟到了限你十五分内吃完。”“呵猪你的嘴巴好脏啊”。我本以为在很久以前就为她流尽了泪，但走出餐馆时却发现我的眼前一片模糊。我打通了孙微的电话我知道如今的她不仅仅是我的爱人更是我精神的寄托。“微你在哪，我想见你。”“在上课呢，怎么了？”“想见你。”“好吧。我马上就回家你在家等我。”我是跑回家的。我知道她不会骗我。等我气喘吁吁的到时，孙微已经在门口了。依然是微笑着。我记得我是冲过去抱着她的，什么话也没说。她也任由我抱着。许久她才问道：“怎么了，松？”“我们结婚吧。”不知道哪来的勇气我说出了这句话。“你是真的爱我吗？”我感到她身体的抽搐我抚过她的脸颊感到了丝丝的润泽，是泪。她正含泪看这我。她的眼牟中透露出了一种无尽的伤。一句我爱你却生生被卡在喉咙里一个字也说不出来。“松我们现在这样我已经很满足了别出破坏它好吗？”我帮她拭去泪痕，吻了下去。我只知道这个吻持续了很久很久仿佛千万年般，直到两人都喘不过气来才分开。她红着脸有些吃力道：“会死掉的。”我哈哈大笑。

我知道我给不了孙微承诺，但是更知道她不会在意，她是一个很容易满足的人。而我也从没碰过她，吻是我们最大的越界。

晚饭后，我抱着孙微看着电视。“松我想去见见我父亲。”突如其来的话让我惊讶。“为什么？”她忧郁了一会“或许是亲人的原因吧。”“那万一他不。。。”我担心道。她笑了笑说，“我只是想在远处看看他。”我看着她，她的微笑永远是那么美。我点了点头拨通了孙威的手机但是那边却是忙音。“怎么没人接吗？”“可能他有事吧。”孙微的眼神有些黯然。我再次按下电话号码时我的受机却响了。见是孙威的我便接了起来刚想开口骂却听见孙威焦急道：“林松你那有钱没，先借我点。”“发生什么事了？”第一次听见孙威竟然也有缺钱的时候。孙威犹豫了一会道：“我妈受贿帮我爸洗钱的事被人举报了。我得先去外面避避风头。”我吃惊的不知道说什么好忙道，“我家里还有一万左右现金够没，不够。。。”孙威打断了我的话道：“随便多少。”说完便将他的地址报给了我。我匆匆记下便去找钱。孙微在一旁焦急的也无头绪。等我跟孙微见到他时他正躲在一个地下车库里，完全失去了少爷的气质。看见我跟孙微跟见到了救命的稻草般。拿了钱后便匆匆的走了。看着孙威远去。孙微叹道：“不知道他以后怎么办。”我叹了口气道：“总会有办法的。”孙家的事很快便传便了。我不得不佩服网络的传播能力。仅仅是几个小时而已。孙微也在电视上如愿的见到了自己的父亲。看着那个男人我记得不久以前还是高高在上的孙董事长，如今却低着头被人所唾骂。“关掉吧。”孙微没有继续看下去。因为他们洗钱之巨足够死很多次了。棍子也得到了消息不过我们却丝毫没有挽救什么的能力。晚上睡觉的时候孙微跟我都没能入睡，她躺在我怀里，在静默的黑暗中我感到了她的哭泣，无声。我任由她哭着，发泄后或许好些。看着黑色的世界我什么也看不到。但是我能感觉，就如我能感觉到孙微的哭泣一样。人生在世为了什么？但是至今无人能给出一个完整的答案。

兄弟间永远不存在伤害

孙威死了，那是在一阵枪声后。也是孙家出事后的一个月后孙威突然匆匆的闯进了我家，我看到他手上那着把抢。身上则带着很多血迹。他的眼神惶恐看见我便喃喃道我杀人了。。我忙扶住他问他怎么回事却突然听到了外面的警笛声。他突然拿着抢对着我，惊恐的探了探门外，见没人才放下枪道：“那个老家伙该死，我杀了他们全家。”他的笑了笑的狰狞。“你真杀人了？”我不禁也有些恐惧他看了看我点了点头。突然开门声引起了他的警觉。

他拿枪指了指我让我去开门。“是谁？”“孙微”我无耐道。我本想让孙微走却被他突然拿抢指着孙微。见如此我禁怒道，“你疯了？她是你妹妹。”孙微见到孙威拿着抢对着自己再想了些什么缓缓道：“去自首吧。”孙威一惊猛的将她推向我吼道：“你懂什么，孙家如今的样子就是那个老东西害的我只不过为我们家里人报仇而已，还有你别忘了你身上流着孙家的血。”“啪”一声清脆的声响响了起来，我看到了孙威脸上的五指印是孙微打的。

孙威怒然猛的将枪对着孙微。我本能的站到了她前面。突然孙威放下了抢道：“是我一人的事就让我一个人承担好了。”说完便准备出门。外面的警笛越来越近了。“等等”我叫住了他，“我当你人质你想办法逃走吧。ｗωｗ奇Qisuu書com网”他看着我却见他猛的退下了枪膛的所有子弹。放在身上。然后将枪指着我对我说“谢了兄弟。”

孙威死了，是被警方的狙击手杀死的，一枪暴头。或许以前我会大叹那人是高手。但是此时我却。。。看着直直躺在我身边的孙威我呆住了。直到有人过来扶我。我被“救”了出来媒体上也到处在宣传警察是如何如何在凶残的犯人中救回命悬一线的人质的。我感到作呕，本想去抢回孙威的遗体，但是却被孙微阻止了。手机铃声响起见是棍子的我便接了起来。“电视上看到的都是真的？”棍子的语气有些颤抖甚至是惊惶。“都是真的，孙威死了，电视上唯一没报道的是那把指着我的枪里没一颗子弹。而是在孙威身上。。”棍子挂了电话我知道他哭了。

孙威说过兄弟间永远不存在伤害。

只是他唯一没料到的是对于身害七条人命的他已是就地枪决的命令。三天后棍子终于想办法取回了他的遗体，火化那天去的人竟然只有我，孙微还有棍子三人。

“树倒猕猴散。”棍子说的。没错堂堂孙家到最后竟会如此下场。将孙威埋在公墓后。孙微哭了，一直从孙威的死到他火化都没哭的她终究是忍不住失去亲人的伤痛。她撕心裂肺的哭着全然不顾周围人的眼神。我抱着她，很紧很紧的抱着。那晚我跟棍子醉的不醒人事只是喝了吐，吐了再喝。当我再醒来时发现我竟又躺进了病房中，我多么希望另一张床上的是孙威，可是却发现是棍子。

门开了，是孙微她看到我依然是微笑着，只是人显得十分憔悴。“该吃药了。”她对我说。“微我们这是怎么了？”“难道你不要我了？”说完竟扑在我怀里哭了起来。后来才知道我跟棍子都喝的胃出血差点就挂了要不是店员及时发现恐怕现在这个时候正在跟阎王喝茶。我安慰了她一阵。她竟伏在我怀里睡着了。

她真的累了。不仅仅是她，最近发生的一切都让人毫无防备，都如利剑般，剑剑刺在了我，孙微还有棍子身上，每下都会带起一阵血雾。和棍子出院已经是正月了qi书+奇书-齐书。棍子数了数时间说：“还有十天就除夕了。”我笑道：“这个月我们老是矿工恐怕要被炒鱿鱼了。”但棍子却全然没在听我说话一样。继续道：“这个时候我们兄弟三人应该在酒吧疯呵。”这时一辆豪华的车叟的一声从我们身边掠过。我骂道：“又是个二世祖。”

于是我们都沉默了。有些人有些事总是如此。棍子走了他最后打电话给我是在过年的前一天，他告诉我他去了非洲。

再后来也不知什么原因我与他失去了联系。

尾声

过年那天我带着孙微来到了家里。孙微本不同意但是最终还是佑不过我。孙微去洗澡换衣服的时候我拿出了手机我看了看那个写着解雨欢的号码。最近已经不只一次拿出来看了。但是始终没按下去。“打个电话问下吧。”不知道什么时候孙微已经在我身边。我看了看她，依然是熟悉的微笑。“解家没事，我想她也不会有事的。我最终收起了手机。我揽她入怀道：“微我爱你。”她没说话只是将耳朵贴在我胸口听了会笑着对我说“是真心的。”我笑了。

当我把孙微带回家时母亲脸上堆满了笑容。父亲虽然不说什么但是我知道他心里高兴。温馨的家让孙微一夜都是笑嘟嘟的。然而快乐来的快去的竟也快。

我接到了解雨欢的电话她颤抖的对我说她杀人了。等我匆匆赶到时只见一具男人的尸体直直的躺在蜷缩在一角的两姐妹面前，房间里到处都是碎片，我看到解语罄身上衣服被撕撤的的乱七八糟往日的风采已全然而去，我想靠近她却见她缩的更紧了。解雨欢苦笑的看着我，一会警察就来了将她带走了。

一个连鸡都不敢杀的女人杀了强奸自己妹妹的丈夫。将解语罄送到医院时，她突然抱住了我，很紧很紧但是我看到了她空虚的眼神如同一具没有灵魂的躯体般。我突然想哭，但是却怎么也哭不出来。孙微的电话响了问我发生什么事了，我苦笑无从说起。突然急救室里发生了一阵残叫，我急忙跑了进去。解语罄死了在急救室里她抢过了一把剪刀刺进了自己的胸口。“她是一个要强的女人，跟雨欢一样。”看着她的尸体我对着孙微喃喃道。解语罄的死让解家这个不小的家开始四分五裂以至于最后出面为解雨欢打官司的人都没有。我从事物所那了解到，许多证据对解雨欢不利很有可能会被判无期。我努力想挽救但是却都是徒劳的，法律的无情让这个年轻的女人要在铁窗中过下辈子。

再见到她已是判决后的第七天。她显得很憔悴。“语罄还好吗？”我本想告诉她实情的但是我还是骗了她。。。我告诉她会照顾语罄一辈子的。接见的时间到了看着她被带入无尽的铁门后时，我仰头但是还是止不住泪水从两边划落。“雨欢难道你忘了语罄跟你是同种人，一种倔强到不惜以生命作代价的人。”

回到家时候，母亲告诉我孙微走了。说家里有事留了封信给我。但是我知道她没有家。当我拆开那封信时我惊呆了。原来孙微承受的我或许做梦都不会想到。。。。那天秦叔醉了，他来到了我房间，我本可以报警但是我不能他对我有恩，已经有人因我而入狱了，我不能。。。秦叔的死我知道一定是我的错。。。。松你是好人，但是我知道你对我的是同情，你真的爱的还是解雨欢。下面的我已经看不下去了。我忍着悲痛对母亲说：“没事，真没事。”但却猛然间感觉到胸口一阵酸涩。一股液体从我口中益出，我朦胧中看到了孙微的微笑，解雨欢眼泪，解语罄的认真。。。。。

醒来时，我竟又在病床上，只是我旁边的不是棍子也不是孙威。突然门口了，我多么希望看到熟悉的微笑但是却发现并不是她而是一个护士她是来给我测血压的。无意间我看到了器皿上反光中的自己。

我夺门而出匆匆来到洗手间，看着镜中之人，不知何时他竟然满头白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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